《强项令》京剧故事

东汉光武中兴，政通人和，风调雨顺，京城洛阳呈现出一派升平祥和的气象。可是，一桩杀人案却给京城上空投下了阴影，成为了百姓们议论、关注的焦点。 
     这天，洛阳县的两个班头，手执锁链、签票，无精打彩地走着，一点没有往日捉拿罪犯的威风，反倒像是他们要去坐牢似的。他们正是为了那件杀人案犯愁。 
    湖阳长公主府中护卫赵彪，在三家店刀伤二命，洛阳县令董宣限班头三日捉拿凶犯到案。拿着凶犯自有犒赏，若是拿不着就要挨四十大板，枷号三天。那赵彪躲在公主府里，是那么好拿的吗?湖阳公主可是金枝玉叶，当今万岁的姐姐，平常慢说班头，就是董县令想进公主府的门，还保不定得磕多少个头呢。现在，硬让他们去府里捉公主身边的红人，这不是往虎口里拨牙吗?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赵彪平日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要不是董太爷，还真没有哪个官员敢惩治他。这么一想，两个班头又觉得真该给太爷露一把脸，就算是龙潭虎穴也得走一遭。 

    公主府的老门官听到有人声，一步三摇地走了出来。班头们赔着笑脸问候：“请门官大人安!小的们是奉了洛阳县董太爷……” 

    刚说到这，话就被老门官不耐烦地打断了：“告诉他，不见!" 

    先吃了迎头一棒，班头们无奈，只得又硬着头皮说：“我们想邀请府内护卫赵彪到我们小衙门一叙。” 

    老门官一听倒笑了：“哦，我明白了。听说赵彪在三家店闹了点事，你们是办案来的吧!我指给你们一条明路：赵彪刚刚护卫着公主的车驾进宫去啦，有胆子你们就追赶车驾去吧!” 

    两个班头小声合计：“这可是个机会，咱们赶紧去追吧。”
 
    二人刚要走，老门官忽然厉声喝道：“站住!你们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们要是惊了公主的御驾，我剥了你们的皮!公主府是御禁之地，以后你们要再敢来，我就打折了你们的腿!回去告诉你们那位董大老爷，他是个好官，我知道。可是人家做官，一步一步地往上升；他做官，成年累月地往下降，降到了洛阳令，还是不改老脾气。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凭我这公主府的门官，一句话就能断了他的前程j还不快给我滚!” 

    没办法，回衙门去领罪挨揍吧。这时，一个班头忽然说：“先别忙，公主府的车驾进宫必然路过夏门亭，咱们回衙去告知太爷。太爷有胆子就去拿人，咱们也就算糊里糊涂地交差了。怎么样?” 

    这倒也是个办法。二人抄小道火速奔回县衙。 

    公主的车舆浩浩荡荡地向夏门亭驶来。前边众兵土开道，护卫赵彪在马上耀武扬威，不住地吆喝：“呔!行人闪道，公主车驾来也!"

    湖阳公主在车中卷起珠帘，观看着市井的风光，心情十分舒畅。
 
    前方不远处有一位年迈苍苍的官员率领衙役，在夏门亭迎候。老者虽然须发皆白，却精神矍铄，声如洪钟，自有一股凛然正气。他就是洛阳令董宣，是听了两个班头的报告，急忙率领衙役们赶来的。 

    这时，赵彪做为前导已然冲了过来，被董宣率众迎面拦住了。 

    赵彪见冲不过去，只得回身向公主禀报。公主命车驾暂停，问是谁挡驾。董宣上前施礼：“臣洛阳令董宣见驾，公主干岁!臣不敢无故拦阻车驾，乃是为审理民讼而来。” 

    公主听了，沉下脸说道：“你真乃大胆!我身为公主不理民讼，你是朝廷命官，有案自理，何必来问我!”说罢愤愤地一拂衣袖，不再理睬董宣。 

    赵彪趁机也抖起威风来：“洛阳县令，公主谕下，有案自理，休再拦阻车驾!” 

   董宣不慌不忙地问道：“你可是湖阳府护卫赵彪吗?” 

    “是啊!”赵彪晃了晃身子。 

    “请你近前一步……”董宣依然不紧不慢。 

    “做什么?”赵彪满不在乎地向董宣走来。 

    董宣向左右使个眼色，待他走到跟前，突然喝道：“把他锁起来!"赵彪猝不及防，早被两边的衙役、班头按住，卸去腰刀，戴上了锁链。他这才知道自己中计了，忙向公主呼救。 

    公主吃了一惊，忙喊道：“洛阳令!你好大胆，擅拦车驾我没有加罪于你，现在你又无故锁了我的护卫，你难道发疯了吗?” 

    董宣回答：“臣为审理民讼而来，也曾请示公主。如今臣是遵谕而行，怎说是疯癫呢!那赵彪如果无罪，臣也不敢拿问。容臣审明，再奏明公主。” 

    公主火气冲天，赌气地说：“那你就给我审!"说罢命人在车下准备座位，“我看你究竟怎样审问!” 

    董宣逼视赵彪：“赵彪，有人在本县告了你三家店之事，还不从实讲来!” 

    “这……”赵彪到底有些心虚。 

    公主在旁边为他撑腰：“只管讲来，天大祸事，本宫与你做主!” 

    赵彪一听又来了劲头，冲着董宣喊道：“你们既知此事，何必多问!" 

    董宣从袖中取出一张状子，递给班头：“让他看看是不是他干的。” 

    赵彪斜扫了一眼：“是，又怎么样?” 

    “叫他画供!”董宣吩咐。
 
    班头在一旁煽风，轻声对赵彪说：“有种你就画个供!”赵彪是骄狂惯了的，根本没把一张状纸放在眼里，看都没看就画了供。 

    董宣接过状子哈哈大笑，然后转呈给公主。公主命他念状。当念到：“……三家店刀伤二命，夏门亭亲笔招供”时，董宣故意加重语气，重复了“亲笔招供”四个字。 

公主一听不禁愕然，原来赵彪竟真的伤人害命，犯了国法，这可不是小事啊。她恨赵彪给自己找了麻烦，但他毕竟是公主府的护卫，如果被小小的县令带走，岂不有失自己的威仪? 

于是他斥责董宣：“你中途阻驾，我还没有怪罪，现在又竟敢拿一纸供招来逼人，我府护卫刀伤人命，你小小的洛阳令难以论刑。我现在急着要人宫朝觐，你快快放人，等我来定罪!”董宣哪肯让步；“我官卑职小，怎么敢滥用刑法，我是征得了公主同意才缉拿凶犯的。杀人者应当严惩，我身为朝廷命官有权审理。” 
    公主不屑地说：“你有权只能治百姓，在我面前也不过是臣子。王法管不到湖阳府，天子见我都要让三分!我府护卫犯法要从轻发落，是杀是放要凭我定夺!” 

    董宣寸步不让：“公主的威仪谁不敬仰，可朝廷的法度谁能不遵守?任凭是金枝玉叶的湖阳府，有人犯法也不能容情。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，是放是杀应该按律而行!" 

    “大胆!”公主火了，腾地站了起来，吩咐身边的太监：“快点去松绑!” 

    “住手!”董宣上前拦住，“纵容家奴搅乱国法万万不能!刀斧手，即刻开刀!" 

    “你们哪个敢斩!"公主厉声喝道。
 
   　赵彪也挺起身大叫：“哪个敢斩?” 

    “这……”董宣看看怒气冲冲的公主，又看看状纸，是斩还是放?心里也出现了刹那间的犹豫。但他最后还是决心维护国法尊严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断然下令，“斩!斩!斩!”刀斧手把赵彪拖了下去。 

    公主大惊失色，眼巴巴看着赵彪被就地正法，不禁用衣袖遮住了眼睛。 

    斩首已毕，董宣上前施礼：“公主受惊了。” 

    公主浑身颤抖着，怒目切齿道：“好，好，你斩得好!……起驾进宫!” 

    汉光武帝刘秀散罢早朝，在偏殿中等着公主朝觐。眼下社稷中兴，河清海晏，他分外欣悦自得。忽然，公主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，满腔怨恨，强忍泪水地拜道：“臣姐见驾，吾皇……”话未说完就哽咽住了。

    这倒把皇上吓了一跳：“啊，皇姐这是怎么了?” 

    公主悲从中来，急于一吐为快，就把董宣挡驾斩赵彪的事哭诉了一遍。 

    皇上一听火上心头。这个董宣也太可气了，屡屡谪官，性子一点也没改，今天竟然欺皇姐，阻挡车驾，劫杀护卫，这还了得!当即传旨：“快宣董宣进宫，孤要亲自审问!” 

  　老太监领旨下殿，不一会儿董宣就来到了宫门。 

    刘秀见董宣跪在面前，问道：“洛阳令与公主谁尊谁卑?倘若侮慢了公主，该当何罪?” 

    董宣回答：“微臣官卑职小，公主乃金枝玉叶，这是天壤之别，怎能相提并论呢?侮慢公主犹如期君，轻则受刑，重则处死。” 

    皇上说：“好，你刚才欺侮公主，目无君上，真乃胆大妄为!若肯认罪，减刑一等；若再倔强，定斩不容!" 

  　董宣说道：“臣怎么敢侮慢公主。在夏门亭我虽然阻挡了车驾，但并没有轻传杀人的命令……” “住口!”公主打断了他，“你传令杀人是我亲眼所见。” 

   “是啊，”皇上说，“传令杀人的不是你，又是谁呢?” 

   “这……”董宣沉吟了一下，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传令者就是万岁您，是您让臣下执法无私的，我是奉命而行。” 

    众人听了这样的回答都吃了一惊。“好哇”，皇上气得连连摇头，“你本来应该向公主请罪的，怎么，赖来赖去，竟敢赖到孤的头上来了!我问你，你将赵彪斩首，可有孤的圣旨和口谕吗?” “没有。”董宣老实地回答，但紧接着又反问，“请问万岁，那条条王法是谁定的?” 

    “自然是孤王钦定的。” 

    “臣依国法斩首凶犯，不就如同万岁亲手判刑一样么?请问万岁，可知臣因何斩杀赵彪吗?” “这……”皇上再次被问住，只好轻声问公主，“啊，皇姐，那赵彪到底身犯何罪呀?” 

    公主心虚，哑口无言。董宣却振振有词地历数赵彪罪行，并拿出他亲笔招供的状纸。
 
    皇上一见状纸，火气顿时消了一半，轻声埋怨公主：“那赵彪刀伤二命，按律当斩呀。如果因为是公主府的护卫而从宽发落，黎民百姓岂不道皇姐纵仆乱法吗!” 

    公主理屈词穷，却仍不服气：“那赵彪犯了国法，我可以不管他......”
 
    “这样说来，董宣是无罪的了。”皇上急于结束这场争执。
 　
    “啊?”公主哪里肯饶，“他拦车驾，侮皇亲，以小犯上，难道就罢了不成?” 

    “噢!这焉能不问……”皇上心想皇姐您可真能狡辩，只好再给您个面子，“其中难免事出有因。董宣，你还有要辩解的吗?孤念你年迈，免跪平身吧。” 

    公主正欲拦阻，老太监抢先一步，暗示董宣谢恩。 

    董宣谢过皇恩，颤颤巍巍地站起身，奏道：“臣依法办事是为公主施行仁政，为万岁广布恩德。公主若说臣不敬，那是她太不体谅臣的苦心。以小犯上的罪臣不敢领受，执法如山是无罪的呀。” 

  　公主无理可讲，只能向皇上撒娇使性了：“万岁!您休听他一派花言巧语。如果不将他治罪，我长公主的尊荣何存?从今以后，我还有何脸面进宫啊!……”说着，失声哭泣起来。 

    皇上为难了，他看看董宣又看看公主，一个是刚正不阿，铁面无私的忠臣，无端予以治罪，有失公论；一个是同胞姐姐，一贯任性，受了委屈是不会善罢干休的，让人头脑发昏。这件事怎么办才好呢? 

    皇上左右为难，公主还在不停地催促：“万岁!你要与臣姐出气呀……” 

    皇帝离位来到董宣面前，先把董宣重重地数落了一顿，而后表示因他有胆直言、忠心耿耿才宽恕了他的大罪。随后，命董宣为公主磕三个头，作为认错赔情。 

    董宣和公主听了这个决定都觉意外，同时都还要向皇帝申诉。 

刘秀故意板起脸来，冲着董宣喝道：“若敢违命，就是抗君!” 
    公主明白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，不敢多言了。 

    董宣却面朝皇上跪了下来。 

    老太监赶紧示意他：“哎，快转过身来，给公主磕头赔罪，转过身来……” 

    董宣不但不转身，反而冲着皇上说道：“我宁愿领这抗旨的罪名，也不能赔情!” 

    老太监心想：“糟了!" 

    这下皇上可真火了，董宣竟连自己的面子也不给。大喊一声：
 
    “金瓜武士上殿。” 

    “万岁有旨，金瓜武士上殿哪!"老太监一边传旨，一边焦急地 暗示董宣服软，可董宣就是岿然不动。 

    手持刀斧的武士上殿后，刘秀厉声命令董宣快给公主叩头赔礼，可董宣依然坚持“是非不明，不敢赔礼!” 

    皇上传令：“金瓜武士挟定董宣，不从命就与孤……” 

    公主一震，忙唤道：“啊，万岁……”只听皇上传旨：“强制执行!” 

    老太监听了这话，松了一口气，拭了拭额上的汗水，大声劝道： 

    “董宣，得罪了公主，还不快磕头吗?”又小声对他说：“什么有理没理的，磕几个头又算什么。再要不磕，留神你的脑袋呀!”他示意武土们：“按着他，磕、磕、磕……” 

    武士们强按董宣，董宣力气难支，刚一俯身，脖子一梗，身躯又挺了起来，并大声喊着：“臣无罪，不能赔礼……” 

    老太监也大声喊着：“一个啦，一个啦。再磕，再磕……” 

    就这样武土强按，董宣挣扎，勉强重复了三次，老太监禀报： 

    “董宣赔礼已毕!” 

    董宣却不买帐，情急之下，高声喊道：“启奏万岁，臣未曾赔礼，未曾赔礼!" 

    老太监一看，兜不住了，只好实说：“董宣脖子太硬，奴婢们按不动!" 

    董宣气喘吁吁地奏道：“万岁，不是我胆敢逞性，辜负您的大恩。我哪里是吝惜叩头赔罪，我怕的是王法难及皇亲国戚，将来谁还敢刚正执法?我知道公主心中不忿，我也惧怕天威大怒降下雷霆，但我更担心国法难以取信，是非不分明。臣几度谪官活到今日，仍然是当年的骨鲠之臣，宁愿撞死在金阶上以身殉职，让我吝惜一死而委屈国法，那是万万不能的!” 

    说罢向金阶撞去，老太监和武士们赶紧拦阻。 

    “且慢!”公主竟也起身相拦。像这样刀斧难屈的忠臣真是少见呀，她也被董宣的行为打动了。
 
    皇上暗窥公主神色，心中有数，佯装怒容，传旨：“将董宣推出午门，即刻问......” 

    “万岁，休得莽撞!”公主急忙阻拦。她说：“万岁，您既然说他得罪臣姐不该斩，为什么冒犯皇上的天威就不能从宽发落呢?知道的人说是万岁将他斩首，不知道的人说我度量浅，见识偏，让我有口也难以分辩。董宣的抗君罪应当赦免，三叩首也要从宽。有道明君应当纳谏，我也要学一个宰相肚内好撑船!董宣平身，你的罪一概赦免……” 

    老太监忙着招呼董宣：“起来，起来，我早就说你没罪么!” 

    “嗯……”公主瞪了他一眼。 
    老太监忙赔笑：“公主要是没消气，我给您磕一个吧。”说着就要躬身下跪，逗得公主也乐了。刘秀看到公主赦免董宣，十分高兴，他赞扬董宣执法无私，直言敢谏，赐钱三十万以资嘉奖。董宣不肯受禄，请求将这些钱分赏部下，奖励廉正忠贞的官员。 

    刘秀听了，想起他那倔强刚直，不肯曲颈磕头的样子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你真不愧是位挺立朝班的‘强项令’啊!”皇上称赞董宣是脖子很硬的县令，金口玉言，从此“强项令”就成了董宣的代称。当时，刘秀还赐董宣御旨一道，以后无论公卿贵戚，有敢违法犯纪者，准他依法惩处。并且传令后宫摆宴与公主压惊，内侍捧旨送“强项令”出宫。 

    公主和董宣同时谢恩。 

    老太监高捧圣旨欢欢喜喜地喊着：“送‘强项令’出宫啊!"官门口衙役们迎上来，簇拥着董宣离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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